
韃契 - 龍襲風暴 第七篇：再次回歸 (Return) 
 
原作 : Cassandra Khaw 
譯者 : 南極熊 
 
薩坎·沃可以感覺到那條龍的心臟在他的肋骨下跳動著，它濕潤且不住地顫抖、腥紅的熱度就像

一台發動機在他體內燃燒著，侵蝕著他，未經允許所奪走的生命永遠不會獲得安息。那隻為了他

自己的悲傷而被犧牲掉的不幸野獸，向他發出大聲尖叫。日以繼夜，不停地哀嚎訴說著他奪走了

什麼，做過了什麼，是如何剖開他並生吃它的心臟。薩坎已無法分辨那些到底是來自龍的靈魂還

是他自身的罪孽，但是到最後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 
 
他大聲發出咆哮，從冰冷的灰色天空中迴蕩出回應的聲響。更多的龍從雲層中出現，薩坎在它們

的眼睛中看到了敬畏、看到了崇拜。薩坎看到了它們對他的信心，他會帶領他們無止境地捕食，

他們相信他能確保他們不會再挨餓。其實他們也無法抵抗，它們是屬於他的，這一點他十分確信

，就如同熟知自己腹中在熊熊燃燒的烈火一樣。這個儀式同時對他和龍襲風暴都產生了一些影響

，薩坎預料到了自己會有所轉變，但沒想到他會能夠控制其他的巨龍。但沒有關係，他不會讓他

們失望的。他們崇拜他的，就如同薩坎曾今也崇拜他們一樣的，他曾經是，也直到永遠都會是他

們的。他會盡一切的努力確保韃契再次被龍群所統治。 
 

 



 
而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毀那座神殿。 
 
薩坎真希望自己在之前遇見艾紫培和娜爾施時有能多加以留心。如果他在當時能預知現在所知

道的事情的話，他就會直接去神殿那邊把整座老舊的建築給推倒。在完成了變形之後，他終於了

解了從神殿中散發出來的力量——那是在韃契裏唯一能與他爭奪對巨龍的控制力的東西。但是現

在還不算太晚。 
 
他已經完全恢復了，身體已不再是殘缺不堪的。只要再等到那神殿消失了之後，薩坎就可以開始

遺忘掉他所忍受過的一切，以及他在那脆弱的人類形態時所遭受到的侮辱。即使要他餘生都會一

直做惡夢，那也沒關係，他寧可帶著罪惡感活過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必要的話，薩坎還是會願意

再次嘗試，再次毀滅一切，將世界無數次燒成灰燼，就只是為了這一刻，為了這完美的榮耀。 
再也沒有人能從他的手中奪走這種力量。 
 

 
當冥想境界剩餘的部分燃燒殆盡，化為一片可怕的虛無時，那個預兆之路卻仍如同星星一般耀

眼。爛寶仍在不停地哀嚎著，娜爾施不知道這是否是因為失去了傑斯，或者只是因為這隻小動物

被嚇到了，甚至不知道這是否重不重要。她這時多麼希望自己是那種能輕易說出陳腔濫調的人，

娜爾施非常想告訴爛寶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是她做不到。她不知道一切是否真會好起來，是否

還能再好起來。只因為波拉斯也在那裡，隨著他的枷鎖被解開時，他欣喜若狂地大笑著，朝著那

片虛無之中昇去。就在波拉斯​​進入虛無之前，烏金向著他的兄弟撲去，試圖將他給固定在原地，

但還是失敗了。波拉斯和烏金在一眨眼之間就消失了，被虛無給吞噬了，也許當下就已經死了，

但誰知道呢？娜爾施也曾經以為波拉斯已死，烏金消失了，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娜爾施，快點——」艾紫培的聲音切斷了她心中對那個令人恐懼的未來的思緒。 
 
她感覺到一雙戴著鎖甲的手抓住了她的長袍，將她抬起來，帶著她跳進入了預兆之路的入口。娜

爾施仍抱著爛寶，一隻手掌放在這個怪物毛茸茸的頭後面，死命地把他緊緊地抱在懷裡。她還能

感覺到他渾身仍在抽泣。跨過門檻時的感覺就像自己走過一片銀色的池塘，就像從海洋中跳入空

曠的天空。那種感覺幾乎就像是穿越時空，就像一首老歌被用新的歌詞演唱出來。在她還沒來得

及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他們就已經到達了另一邊，回到了神殿的外面。艾紫培飄浮在空

中，瓦絲卡不知如何地就站在她身邊，伸出雙臂來要求爛寶。娜爾施默默地把孩子遞了過去，仍

然對於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感到困惑，要同時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太多的刺激、太多的事實、

太多不同的未來需要考慮。急促的呼吸灼傷著她的肺，由於波拉斯重獲了自由，他們肯定必需要

通知守護者，但是守護者還存在嗎？這件事的後果十分嚴重。但除此之外，還存在著龍襲風暴蔓

延至多元宇宙的問題。烏金和波拉斯獲得自由是否意味著他們的情況會惡化又或會改善？他們

之間的衝突會改變這一切嗎？娜爾施不知道應該先擔心哪一個。她明白她必須專注於當下發生

的事情，不能讓自己迷失在沉思之中。這些問題必須依優先順序排列，依序處理，陷入混亂對任

何人、任何事都沒有幫助。但這次牽扯到的事故實在是太多了，而且天空—— 
 
娜爾施需要空氣，她需要看看天空。即使在預兆之路的水色光映照之下，這片廢墟也顯得十分明

亮，仍讓人感覺到幽閉恐怖，感覺就像一座墳墓。娜爾施需要離開這裡，她需要重新集中注意力，

讓她動盪的內心重新找到平衡。她沿著黑暗的樓梯往上走，每一步跨跳過兩層階梯，直到突然間

，她站在了一個平台上，她頭頂正上方的天空一片漆黑。娜爾施停了下來，他們到達的時候已經



是晚上了嗎？她已經不記得了。前往冥想境界的旅程以及之後所發生的一切讓娜爾施感到混亂

不已。 
 
然後慢慢地，現實像灰燼一樣在她眼前擴散開來，遠處的地平線被龍翼所掩蓋成了一片漆黑。它

們的數量比她之前見到的都要多，多到她內心深處有某處開始相信它們實際上並沒有逃離冥想

境界，這又只是另一個幻覺。 
 
「這是怎麼回事？」傳來瓦絲卡的聲音。 
 
娜爾施轉過身，看見她從神殿裏走了出來，艾紫培跟在她身後，爛寶仍然蜷縮在她的懷裡，輕聲

哭泣著。 
 
「我不知道，」娜爾施搖了搖頭說道。「這不是龍襲風暴。氣象條件不對。巨龍們很少，甚至從來不

會以這種方式聚集在一起。剩下唯一的解釋就是——」 
 
接下來的話在她嘴邊消失了。 
 
「薩坎，」艾紫培說道，她的臉上帶著滿是肅殺之意。「他來了。」 
 
「誰在乎薩坎？」瓦絲卡咆哮著。「傑斯發生了甚麼事？」 
 
「我原本還希望阿耶尼只是在誇大其詞，」艾紫培說道，她似乎沒有注意到瓦絲卡，而是開始拔出

她的劍。「他們很快就會到達這裡。我建議我們應該趕快跑，但他們應該很快就能追上我們。我可

以拖延他們——」她的目光轉向瓦絲卡和在她懷裡顫抖著的爛寶。「把孩子帶去安全的地方。」 
 
「我現在就走，」瓦絲卡一邊說著，一邊放出一道偽裝咒語纏繞在她與孩子的周圍。 
 
「而你——」艾紫培轉身面向娜爾施。 
 
娜爾施搖了搖頭。「不會讓你一個人面對他的。」 
 
「保護人們的安全是我的職責，」艾紫培溫柔地說道，周遭散發著從內而出的珍珠般光芒。她的眼

睛散發出金光。「我的職責就是作為先鋒對抗黑暗，保護那些無法——」 
 
「而我則是潔斯凱的道宗，」娜爾施同樣平靜地說道。「韃契是我的家園。我曾與龍王們戰鬥過以保

護它，我將會與薩坎·沃戰鬥以繼續保護它的安全。」 
 
艾紫培的臉上閃過一絲微笑，熱烈而甜蜜，悲傷中充滿著人性。 
 
「我們無法去選擇故事是如何開始或結束的，」娜爾施說道，數道藍光在她的臂甲上和胸甲前閃爍

而過。「我們只能選擇如何活著，這是之前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聽到這句話，艾紫培蒼白的臉因為回憶而變得柔和了片刻。 
 



「確實如此，」大天使說完後就飛到了空中。 
 

 
艾紫培體內的某個部分看著眼前飛速靠近的巨龍們，看到它們張開的血盆大口、露出的尖牙以及

閃爍在明亮眼睛中可怕的預兆，她仍然會感到害怕。儘管這種恐懼感會像爪子刺進皮膚般重壓在

她身上，她也明白現下這並不重要。人類時代的她曾站在她所敬愛的神祉面前，然後又死在了她

曾經信任的神祉手上。人類時的她看到了傑斯的意圖並攻擊了他，在同兆開始引爆時將同兆拿在

手中，轉移到了黑暗虛空之中，這很痛苦，天啊，痛得要命。當時她也感到很害怕，但是恐懼並沒

有阻止她做正確的事。即便她湮滅於薩坎·沃的手上，即便她最終因這場尖牙利爪的屠殺而身亡，

這也不是她第一次經歷死亡了。 
 
「薩坎·沃！」艾紫培在百條巨龍同時齊聲發出的挑戰之聲中大聲咆哮著，她的聲音中充滿了反抗

意志，她高舉著劍，彷彿是變幻不止的黑暗中的一道孤獨的光芒。「上次我們戰鬥時我就警告過，

如果你再來追擊我們，你就必死無疑了。」 
 
「艾紫培·提瑞，」薩坎笑著回答道。聽到他的聲音從她面前的巨獸口中發出來感覺真是奇怪，雖然

因為迴響被放大了，但除此之外和他本人並沒有任何不同。「是的。我記得你曾威脅過我。而我也

告訴過你。整個多元宇宙都會變成龍的地盤。如果換做我是妳的話我會讓開，在你被活活吃掉之

前。」 
 
作為回答，大天使降下了她高舉起的劍，以劍尖指著薩坎。 
 
「我不怕你。」 
 
當薩坎裂嘴斜笑的時候，嘴裡溢出了火焰。 
 
「你應該要的。」 
 

 
他們都將會死在這裡，娜爾施心想著。尤其是眼看著一支體型纖細的翡翠色巨龍如箭般向她衝來

，不斷的逼近，直到她幾乎可以在它那滿是惡意的黃銅色眼睛裡看到自己的倒影，而她那藍色的

魔法光芒卻如同燭光般微小薄弱。她和艾紫培，最終都將會喪命於這場看似無止盡的猛攻之中，

唯一剩下的問題就只是何時而已。令她感到驚訝的是，她對死亡的恐懼竟是如此之微小，反而更

多的是擔憂。眼下的情況讓她心裡充滿擔憂——擔心著她的人民、擔心韃契、擔心在他們失敗死

去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只要他們還活著，只要他們仍在戰鬥著，阿布贊的斥候就還有時間可能

會注意到這裏正在發生的戰況，就有人可以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行動。每分每秒都至關重要，即

便是這必須要以他們的血肉來換取。 
 
在上方空中，艾紫培和薩坎越飛越高。大天使就像彗星一樣環繞著薩坎移動著，從各個角度發起

攻擊。相比起薩坎龐大的身軀，她是如此之渺小，艾紫培就只不過是一顆星火、一道明亮的火花。

在任何時刻，只要她放鬆注意力，她的對手就會將她擊倒，而娜爾施將不得不看著艾紫培倒下。

但現下她不應該去想這些。尤其是當眼前的巨龍正在試圖著摧毀神殿。它們就像獵鷹一樣向著廢

墟俯衝，壓塌屋頂，震倒牆面，輕易地將建築物毀壞掉，古老的石頭就像小動物的骨頭一樣散落



開來，但娜爾施還是想不明白這樣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此時一頭巨龍張開了嘴，喉嚨裡潮濕的

熱氣散發著某種苦澀的惡臭味。 
 
這頭龍會呼出毒氣，娜爾施心想著。此時另一個想法在她腦海中跳了出來，這些破壞都是毫無意

義的，因為冥想境界已經破滅消散了。除非他們是要試圖毀掉預兆之路—— 
 
或是得到它。 
 

 
 
想到這裏，娜爾施還是微笑著跳了起來。當那頭怪物的氣息開始飄散在空氣中時，她伸出雙手，

用魔法將它給控制住向上移動，引導著巨龍飛行的勢頭，使它肩膀先撞到石頭上。在她著地後，

她又對另一條黑龍做了同樣的事，只是這次她將黑龍的路徑轉向了一個像起重機一樣的東西。那

條龍預計有棟房子那麼大，背上遍佈長著紅色的刺。她在這絕望的形勢中卻感到某種奇異的平靜

感，至少這並不是什麼難以預測的情況，她是絕對會死的，但時間還沒到，不能是現在，也不能是

在當艾紫培還像是一隻檔在暴風雨前的麻雀一樣在對抗著薩坎的時候。在這種冷靜平穩的認知

情況之中，在面臨不斷推遲的必死情境下，娜爾施再次找回了她所失去的東西——她的自我中

心。這是她在歐祝泰的陪伴下，那種深沉且無法打破的寧靜感，當時她所要作的就只是學習、傾

聽和完全相信自己的身體和魔法，但就在此刻，這些都成了世界上最簡單的事。 
 



娜爾施在巨龍的漩渦中旋轉舞動著，躲避過一條龍，擊退另一條龍，然後又回到風暴之中，找出

下一個對著她發出嘎嘎大叫的驚喜。她側身避開了一排撕咬而來的牙齒，感覺這條龍好像根本就

沒有嘗試著要成功咬到，它身形太大了，根本沒有任何靈活性，而娜爾施發現自己反而開心地笑

了出來。這狀態是無法一直不會持續下去的，她的注意力將會開始消退，娜爾施會因此而隕落。

但還不是現在。 
 

 
當阿耶尼回顧他的過去時，他看到了一片墳地，埋葬在裡面的都是因為他的憤怒和傲慢而亡的人

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他會優先處理其他的事而不是正確和必要的事情？回想起來，阿耶尼

懷疑這才是他為何會對被艾蕾·儂束縛的那段時間感到如此內疚的真正原因，也是他無法原諒自

己在被非瑞克西亞控制時所採取的行動的主要原因。並不是說他當時沒有意識到自己缺乏主動

性，而是因為他內心裏有一部分感到寬慰，世界變得如此簡單，他所有的疑慮和猜測都被消除了

，剩下的只有鋼鐵般的決心。當剩餘的世界變得模糊不清，可以不屑一顧時，阿耶尼必須承認，當

時的屈服給予了他一種安全感，一種確定感。 
 
他也因此是多麼的痛恨自己。 
 
但阿耶尼無法改變任何已經發生過的事情。艾紫培告訴他，把過去留給死者吧，你沒必要和他們

一起待在那裡。他當時告訴她，他別無選擇。但現在他敢承認，埋藏在悲傷裏也為他帶來了一種

安穩感，那是比抬起頭前進要容易的許多。 
 
也感覺更安全一些。 
 
「我想我看到娜爾施了。她——多麼勇猛的戰士，阿耶尼。我收回之前對潔斯凱人說的很多不正確

的形容，他們很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正在阻攔著他們，你看，她——不，不，我不知道她有

沒有注意到那個，我不確定我們能否及時趕到那裡！」芙洛塔的呼喊聲蓋過在他們周圍呼嘯著的

風聲，聲音中帶著罕見的驚慌感。她早已換下了在辦公室裏的穿著，再次穿上了她的士兵制服，

熟練地握著飛龍的韁繩。 
 
阿耶尼低頭看著下方的情況，清楚地明白了芙洛塔的意思。娜爾施獨自一人站在一座石台上，被

周遭四面八方的龍圍攻著。她所處的位置角度不對，沒能看到悄悄爬上台階的恐怖污油物體，其

閃閃發光的身影漸漸消失在視線中。即使騎在飛龍的背上，他們也不可能及時攔截住這次伏擊。

阿耶尼又要眼睜睜地目睹他的另一個朋友死去。 
 
或者他可以選擇採取行動做些事。 
 
他幾乎笑了出來，因為這個啟示來得是如此的直接了當，這個真相是如此地簡單。他真的可以就

選擇去做些什麼。只要他還仍活在地面上的一天，他就繼續擁有這種權力。他只需要伸出手抓住

它，活下去，抓住那些他曾經不敢去爭取的機會，相信自己不會再輕易地跌倒——而如果他跌倒

了，他還能再次地站起來，生命是為了活著的人事物。現在，阿耶尼只需要再次做出他一直都在

做的事情——信仰之躍。 
 
「穩住了，阿耶尼。我這就帶我們下去——你在幹什麼？」 
 



所以，他就這麼跳了下去。 
 

 
有那麼一瞬間，娜爾施以為艾紫培已經隕落了，而當看到暴風肆虐的天空中那道顯眼的白色下落

中的光芒時，她感到心都碎了，但隨後她意識到她看到的不是羽毛的白色，而是皮毛的顏色。劃

破空氣的光芒不是因為大天使的死亡，而是來自一把高舉在阿耶尼頭頂上的斧頭，反射著從納爾

特的位置所看不到的陽光。她沒有時間去懷疑是否已經看見了幻覺。在注意到阿耶尼出現的瞬間

，一個生物在空中顯現了出來，滴著膿液和濃煙，除了白色的牙齒外，幾乎看不出來是真實的生

物。它張開下巴向前撲去，如果不是因為它的肌肉突然間鬆弛無力的話，它原本可以咬住娜爾施

的。當它的頭跌落在石頭地板上，眼中的光芒消失散去時，阿耶尼一腳踏在這個生物暴露出來的

脖子上，一股奇怪的黑色液體從被斬首的屍體上滴落。 
 
「你是怎麼——阿耶尼，我真不敢相信你會來找我們，」娜爾施見到他時的喜悅瞬間消退了。「但你

必須離開。現在就走。光靠我們三個是遠遠不夠的。」 
 
「這裡不光只有我們三個人。」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阿布贊氏族的龍群從風暴中升起，朝著薩坎的龍群衝了過去。 
 

 
薩坎那一次差點就抓住了她。艾紫培感覺到在她轉身飛離他的攻擊範圍時，他的爪子在她翅膀上

的羽毛上拖了過去，大天使調整了一下握著劍柄的手。薩坎看起來有些懶散，甚至可說是興致盎

然的樣子，就像一隻貓抱著一隻折斷翅膀的麻雀，但卻不知道這隻麻雀已經死了。 
 
但沒關係。 
 
她在這裡的任務不是要獲勝，艾紫培在這裡是要爭取時間的。 
 
雖然她並不需要那麼做，她仍然深吸了一口氣，而且她驚訝地意識到自己竟然會感到疲憊。艾紫

培以為她已經忘記了受傷、疼痛、人性和無比脆弱的感覺。 
 
「放下你的劍，我會盡量無痛苦的結束這場戰鬥，艾紫培。」 
 
大天使向薩坎露出牙齒，猛衝過去，但她隱約意識到這將是她的最後一搏。如果她的靈魂再次進

入到黑暗虛空之中，艾紫培只能希望撒拉會善待她，並且不會因為艾紫培沒能存活夠長的時間來

有效使用她的天賦而感到太失望。 
 
我至少要奪走他的眼睛，艾紫培暗下決心。這應該會給娜爾施和其他人帶來優勢。甚至可能足夠

讓他們能存活下來。 
 
艾紫培舉起她的劍，幾乎像是在致敬一般，同時長吸了一口氣。她心中的風暴漸漸平靜下來，她

凝視著薩坎如翻滾岩漿般的喉嚨深處，再次想起了那個同兆，它是如何劇烈地燃燒著，她如何在

它爆炸時被炸成了無數的碎片，裂碎成虛無。艾紫培將翅膀收攏到背後，像顆石頭一樣從高空中

墜下，當薩坎張開嘴準備將她整個吞下時，她驚訝地發現她竟然感到輕鬆了起來。 



 
然而就在此時—— 
 
「薩坎·沃，我的朋友，請聽我說。」 
 

 
阿耶尼曾經聽過一個故事，講的是烏鴉在繁殖季節時，會聚集在一起去襲擊巢穴附近的鷹。即便

在單獨一對一時，烏鴉除了躲避體型更大的掠食者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但他們聯手在一起時就

佔據了優勢。無論是什麼魔法改變了薩坎，它也一併影響了野龍，它們比阿耶尼見過的任何龍都

更大隻、更強大。但是阿布贊的巨龍和背上的騎士聯合起來像天生就是一體一樣的靈活戰鬥著，

他們戰鬥的方式就像是對上了平凡無奇的手下敗將一般。畢竟他們掌握著氏族祖先持續傳承了

數百年的軍隊戰鬥知識。因此他們還是有可能獲勝的。 
 

 
 
但前提是野生龍的數量要停止增加才行。它們正以他從未見過的速度在增長著，就在他們眼前從

雲層中凝結而出。還有那些臉——它們看起來根本不像是龍，而更像從惡夢中爬出來的怪物。 
 
「我們必需要阻止薩坎，」阿耶尼說道。「他一直在招喚他們。如果我們能夠說服他——」 
 



娜爾施朝他看過去，她騎著的這條龍比潔斯凱氏族大多數的龍都還要大，也比娜爾施所習慣的龍

要粗壯得多，但它似乎並不介意她笨拙的指揮方式。芙洛塔親自帶領這頭生物來到娜爾施面前，

臉上滿是自豪的笑容。「我們最好的小朋友，你一定會喜歡這種體驗。並不是要貶低潔斯凱的龍，

但我們的龍肯定更加穩定，」她愉快地說道，在娜爾施想出反駁的話之前跳回了自己的龍的背上。 
 
「我以為我們早錯過了溝通的時機了，」娜爾施說道。 
 
「如果一開始艾紫培和你不願意和我溝通說話的話，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這不一樣。」 
 
「儘管如此，我還是得嘗試一下，」阿耶尼說道，驅使著他的龍向前飛去，遠離娜爾施聲音的範圍。

他知道她所說的話是對的。但這對他來說也是不一樣的，薩坎曾經在阿耶尼的火花剛甦醒時找到

他，當時的他本意是善良的，只是包藏在他粗魯的行為方式之內。薩坎從惡龍卡瑟的手中救下了

他，儘管當時他們兩人都還只是陌生人，他是完全沒有必要這麼做的，他當時很友善的。薩坎也

曾告訴過這位新晉鵬洛客，憤怒和悲傷都有其適用之處，也需要正確的使用方式。薩坎心中充滿

了同情心。 
 
阿耶尼心裏是知道這一點的。 
 
它也一定還在那裡。 
 
然後接著有幾件事同時發生了—— 
 
阿耶尼吼叫道，「薩坎·沃，我的朋友，請聽我說。」 
 
一顆彗星。不對。化成一道明亮的金光朝著薩坎衝下來，朝著他的嘴裡，他的牙齒之間而去。是艾

紫培？ 
 
薩坎則正在合上了牙齒。 
 
「這不是你，薩坎。」阿耶尼竭力掩飾著自己聲音中的恐慌。他無法將目光從這一幕移開，眼見著

艾紫培被緊緊咬在薩坎嘴裡，一隻戴著鎧甲的手推著巨龍嘴內部的頂端，使他無法完全閉合。 
聽到阿耶尼的話，那龍猶豫了。 
 
「這不是你，」阿耶尼說道，這次聲音比較輕柔，雙臂張開。「拜託。我了解你。這不是你的本性。」 
 
「我記得你，」薩坎尷尬地低聲說道。 
 
「而我也仍還記得你曾經的模樣。我記得你是一位有榮譽感的人。」阿耶尼說道。「你——」 
 
「你使用了風暴連結點儀式，對吧？」娜爾施在一旁突然開口問道，儘管語調相對平靜，但她的聲

音裡卻充滿憤怒。「有人把它給了你。是泰伽姆嗎？你一定給了儀式什麼可怕的祭品，才能把它腐



化到這個程度。你到底做了什麼，薩坎？你從自己身上犧牲了什麼東西來腐化這個咒語？我們對

它獻出了我們的生命。你犧牲了誰的生命？」 
 
薩坎的表情閃過一絲異樣。阿耶尼花了一會兒才意識到那是什麼——羞恥。趁著這個機會，艾紫

培從他的嘴裡掙脫出來，開始向下翻滾，在空中降落，心不在焉地拍打著翅膀，試圖穩定下來。 
 
「你一輩子過著舒適輕鬆的生活，別以為你可以評判我，」薩坎咆哮道。 
 
「不是這樣——」阿耶尼搖了搖頭，看著艾紫培笨拙地降了下來，他轉向娜爾施。「我了解薩坎。他

內心是個好人。更重要的是，他曾經被人利用過。他絕不會再次被人給欺騙了。」 
 
「這樣看來，我們認識的是截然不同的人，」娜爾施說道，聲音中帶著可怕的空虛感。「我認識的薩

坎會為了一個狂想而要摧毀掉所有時空。」 
 
「一個狂想？」薩坎用低沉而柔和的聲音說道。阿耶尼曾設法從他身上引導的任何人性的特質，現

在都被他心臟位置燃燒著的黑暗之火給燒毀了。「不，不，不，遠非如此。我要用火焰燒盡多元宇

宙，來報答它對我的所作所為。它奪走了我的一切和我所愛的一切。現在我拿回了一切，我將會

確保它永遠不會再次被奪走。只要有必要我就會不斷地毀滅一切。就先從她開始。」 
 
薩坎轉身，以超出阿耶尼想像，遠超出它體型的速度，向艾紫培撲了過去。 
 

 
阿耶尼急忙催促著坐騎向前衝去，如果他夠快的話，他就能先一步抓住她。他需要抓緊時間，他

需要更快一些。他不會再次失去她，阿耶尼不會再次看著艾紫培死去。 
 

 
娜爾施看著她的朋友們——是的，她現在可以這樣稱呼他們了——並且立刻知道了危險所在。她

已經失去足夠多的親人了。她不想再失去更多了。娜爾施雙手一揮，釋放出她的魔法，將阿耶尼

和艾紫培給包裹起來，讓他們其中一人行動更快，另一人更安全。 
 

 
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生命，無論其長度或光輝程度，最終都會在某一個地方結束。就連神祉也會

死亡。世界也會終結。重要的是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以及每個生命留下了什麼。 
 

 
阿耶尼抓住了她。 
 
他張開雙臂環抱住大天使，將她埋在自己的胸前，同時他的巨龍敏捷地扭動著身體從薩坎的嘴裡

逃了出來，驚險的避開了他們剛剛佔據的空間中噴湧而出的火焰。 
 
他抓住了她。艾紫培安全了，在他懷裡閃閃發光就像一顆星星一樣。她很安全，也還活著，臉上的

表情完全無法解讀，但是她還活著。 
 
艾紫培像是笑著又像哭著的說道，「是來彌補我過去的死亡嗎？」 



 
「不，」阿耶尼說道，手裡握緊斧頭，臉上露出凶狠的笑容。「是和現在的你並肩戰鬥。」 
 

 
娜爾施此時希望席科能在她的身邊，或是看到芙洛塔的靈龍能參與戰鬥，但它們現下最好還是待

在別處。因為如果她和阿布贊可汗不幸戰死了，至少還會有它們能來保護他們氏族的子民。阿布

贊的巨龍們用彷彿已然點爆它們心臟的狠勁奮力地戰鬥著，它們兇猛至極，足以將野龍擊退，而

娜爾施在這一刻也再次燃起了希望。 
 
突然，其中一隻被兩個敵人像是撕裂羊皮紙一樣給撕成兩半，它的騎手被其中一隻一口給吞了下

去。另一隻阿布贊巨龍從空中墜落下來，翅膀被酸液所侵蝕。然後，又一隻，再一隻，就像巨石一

樣落了下來，娜爾施的樂觀也隨著他們的墜下而消失不見。但他們並不是為了獲勝而戰，他們來

這裡只是為了拖延時間。如果他們能夠殺死薩坎或將他趕走，他們也許還有生存的機會，但薩坎

似乎對他們的努力無動於衷。 
 

 
 
六、八、十二隻死亡，隨著傷亡人數的不斷增加，野龍們也開始察覺到自己的優勢，態度也跟著發

生了轉變。他們似乎不再對娜爾施的盟友保持著警戒，反而，他們現在的戰鬥方式充滿了樂趣，

這種嬉戲的情況讓娜爾施頸背上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它的眼睛，」艾紫培說道，在阿耶尼和娜爾施三人從一隻嘴巴比軀幹或四肢還要大的野龍手中救

出一名年輕的龍騎士之後，她轉身停在他們之間。「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去弄瞎它的一隻眼睛，也許

就能讓它失明——」 
 
言下之意是，作為交換，就可能需要做出犧牲。 
 
「這總比沒有好，」阿耶尼說道。「我來帶頭。」 
 
「讓我來吧，」娜爾施說道。「我比你們兩個更能看清他的動作規律。」 
 
兩人交換了一下眼神，然後點了點頭。 
 
「你帶頭上吧，我們跟著。」 
 
她是否給潔斯凱族人留下了足夠的指示，告訴他們如何去維護目前的政府狀態？娜爾施多麼地

希望是如此。最初的幾個月可能會很複雜混亂，但他們會在她去世之後繼續地存活下去。假設韃

契也存留了，多元宇宙也仍然存在的話——娜爾施把這些想法拋到了一邊。龍襲風暴仍在產出更

多的怪物，每一隻都比上一隻更加地奇怪，而且尺寸還在加大。很快它們就會吞噬掉天空、陸地

以及它們牙齒所能碰觸到的一切，而且他們確定是會作到的。納爾施注意到當薩坎再次發出挑戰

的吼叫聲時，他們每一隻都轉過頭來看向他。這個儀式——它以某種方式將他們與薩坎聯繫在一

起，而且他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他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否則就太晚了。 
 
「專心。」歐祝泰的教誨，如同深埋在冬天裏的記憶。 
 
「順便說一句，如果你不想，你可以不必這麼做，」過了一會兒，娜爾施拍了拍坐騎的喉嚨一側說

道。「你可以逃走。」 
 
那龍哼了一聲回答道，「那在當我看到祖先時，他們的念叨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所以就決定好了。 
 
「準備好了？」娜爾施說道。 
 
「是的。」艾紫培說道。 
 
「百分之百，」阿耶尼說道。 
 
然後她—— 
 

 
「夠了。」 
 
烏金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著，與其說是聲音，不如應該說是種感覺，一股震波的力量在他們的骨

頭中波動著。雖然自己並不是這個指令的目標，但娜爾施仍然下意識地退縮了一下。空中突然現



出如同玻璃般的裂痕，伴隨著靈龍出現進入到韃契而碎裂開來。野龍們只是四下逃竄，發出恐懼

害怕的尖叫聲。他看起來渾身都是血跡，精疲力盡，彎曲的身體線條顯示出失敗的跡象。在平常

的情況下，娜爾施只會感受到想向烏金崇拜的衝動。可是他現在這個樣子讓她只感到害怕。 
 
波拉斯在哪裡？ 
 
「不，」薩坎咆哮著，飛得更近了。如果憤怒本身的力量就足以致命，那麼烏金巨大的胸腔裡的心

臟或許就會停止了跳動。「你已經折磨我夠多了！不會讓你——」 
 
「夠了，」烏金再次重複道，慢慢轉身面對另一條龍。烏金有一種厚實的存在感，而薩坎卻正是欠

缺了這種厚實感，這種存在感使得烏金看起來好像是完美的聚焦，而其他一切都只是模糊不清的

影子。 
 
「我不會向你低頭的！」薩坎大聲嚎叫著，深吸一口氣，然後釋放出一股火焰洪流。 
 
沖刷著烏金的火焰的效果跟潑撒涼水一樣地有效。靈龍用一種納爾施無法完全解讀的悲傷表情

看著薩坎，一種讓她也感到自相慚愧，想要隱藏自己面孔的感受，心中充滿了一股她知道不該由

自己承受的羞愧感。烏金張開了他的大嘴。傾瀉而出的鬼火既沒有顏色，也沒有熱量，但當薩坎

被它包圍住時，卻發出令人膽戰心驚的尖叫聲。娜爾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在空中拚死掙扎，但

仍然無法逃離那股火焰，他的鱗片被燒毀，露出了底下的粉色肌肉，接著再變成了黑色的焦炭。

薩坎發出一聲嚎叫，衝破了風暴，然後，一切都完成了。 
 
戰爭結束了。 
 
「當我沒空去管束它們的時候，龍襲風暴就像調皮的小龍一樣四處亂竄」，烏金疲憊地笑著說道。

「是我疏於管教。」 
 
「烏金大師，」納爾施聲音哽咽地說道。「我——」 
 
「而我對我的哥哥看管不周。恐怕尼可·波拉斯又再次獲得了自由。」 
 

 
在最起初之時，一片虛無，一滴水落入那虛無之中，然後又一滴，又一滴，直到在虛無之上聚集了

一池水，形成一片完美無瑕的銀色薄層。如果有人在旁邊仔細看的話，他們會看到上面有倒影聚

集在一起，隱約有個不停變幻著的形狀在水面下移動著。那彷彿是一扇窗戶，連通到一個同樣仍

沒有形態或特徵的世界。然後一個影子映入眼簾，一件藍色斗篷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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